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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汉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

——开远市老勒村彝族“人祖庙"的解读

李子贤

(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现今开远市老勒村的彝族“人祖庙”也许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的供奉洪水遗民两兄妹之

“人祖庙”。彝族的传统文化本无宗庙、无偶像。开远彝族地区却出现了兄妹“人祖庙”，并以庙会形式对两尊人祖石

像进行祭祀，显然是明代以降彝、汉民间信仰圆融的结晶。调查表明，历史上开远彝族及周边地区之洪水型兄妹婚神

话呈密集分布，并曾一度续存着将洪水遗民两兄妹视为人类始祖的信仰，与中原地区对伏羲女娲的人祖信仰与祭仪有

着某种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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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笔者在开远市彝族老勒村进行田野调

查中发现了可能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

至今的洪水遗民兄妹“人祖庙”。笔者认为，这是

明代以降彝、汉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

亦是彝族极其珍贵的特色文化事象，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1998年，时任开远市文管所所长的曹定安先

生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在小龙潭办事处彝族老勒村

发现一座大约建于清代中期的“人祖庙”(当地彝

族群众称其为“人王庙”)，庙中供奉着两尊石雕

的兄妹神像。在当地彝族中还盛传着洪水后兄妹结

婚再造人类的神话，但是曹先生认为这只是当地比

较少见的文化事象，因此未作认真的探究。2007

年12月，笔者到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调研，经认

真考察后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我国两南少数民族地区

唯一续存至今的兄妹婚“人祖庙”。在中国，主要

是在北方地区续存着为数不多的人祖庙，如河南省

周口市的淮阳县和西华县等地有伏羲女娲兄妹神

庙，河南省泌阳县盘古山有盘古兄妹神庙，广西壮

族自治区来宾市有盘古兄妹神庙。直至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在湖南湘西的苗族中仍保留着对洪水遗

民两兄妹(傩公傩母)的信仰民俗，并有相应的

祭仪，但是否有人祖庙存在，至今情况不明。因

此，长期被湮没而不为世人所知的开远市老勒村人

祖庙及其传递出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着特别重大的

学术、文化价值。

老勒村位于开远市西北部的半山区，隶属于小

龙潭办事处则旧村委会老勒村民小组，全村共45

户，179人，除少数几户为汉族外，其余均为彝

族。该村与建水县岔科镇长田村委会接壤，明清时

期通往建水的古驿道经过这里。老勒村的彝族属改

苏支系，自称改苏颇、倮倮颇，西汉时的阿宁蛮即

其先祖。唐宋时期，属乌蛮“三十七部”中的屈

中部。在明代以前，开远地区彝族是主体民族，延

续着土酋制社会。明代以后，随着汉族移民的陆续

迁入，逐步形成了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状

态。人祖庙位于该村西北端，坐南朝北。人祖庙建

于何时，已无资料稽考。2008年7月30日，经与

读过书、能看懂汉文的彝族老人侯成昌的访谈得

知，在三、四十年前，人祖庙前立有建庙时立的石

碑，碑文是用汉字刻写的。后来石碑被毁坏，不知

下落。据他回忆，碑文所记之立碑者当中有一普姓

人家，现在村中还有这家普姓的后人。碑上所记之

普姓是现在普姓的先祖普阿云之上的第四代先祖，

至今已八代人。普阿云于1958年去世，时年80多

岁。据此推算，人祖庙建庙时间距今约160一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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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当于清代道光年间。该庙的形制为清代中晚

期单檐硬山顶式建筑，两进三开间，通面阔9．5

米，进深两间，前檐设廊，廊深1．3米，通进深

5．6米。明间梁架为三架梁，次间采用山柱，前檐

设金柱，后檐采用单双步梁。东西侧山墙及后墙下

部分为(约2．5米)毛石堆砌，以上部分为土坯

墙体。由于年久失修，境况堪忧：前檐金柱间屏

门、木刊墙、槛窗、横陂板已缺失。屋顶瓦件残

破，局部塌落，联结松动，屋面滋生杂草，东西两

侧山墙及后墙严重变形、开裂，局部墙体已垮塌，

抹灰层均以大面积脱落、空鼓。椽子及檐口望板糟

朽变形严重，庙内其他木质构件均存在一定程度糟

朽。据当地许多老人介绍，人祖庙建成以后一直香

火很旺，有许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祭祀。1958年

“大跃进”以后，人祖庙被用来做学校。“文革”

期间，在遭红卫兵打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之前，有的村民就将两尊石像藏入山洞，但仍然无

法躲脱劫难，两尊石像的头部被毁。1980年后，

两尊石像头部得以修复并被请回庙中供奉。此后，

逐步恢复了人祖庙的相关祭祀。

每年的农历冬月十九日对人祖庙举行集体性祭

祀仪式。届时，本村和周边村寨以彝族为主的各族

村民都要到人祖庙来祭祀人祖，祈求子孙兴旺，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祭祀完毕后，举行

集体进餐。除了祭祀人祖之外，还要祭祀山神和土

地神。1984年农历冬月十九日，由李秀英、白文

珍等几位彝族老人主持，在老勒村举办了恢复祭祀

以后的首次庙会，前来参加的各族信众超过了千

人，他们分别来自老勒村周边方圆约五、六十公里

的各族村寨。自此以后，就形成了每隔十年举办一

届大型庙会之民俗。个体性的祭祀则集中于春节期

间。正月初一，村中各家各户互不串门，但老人

(主要是女性)则到人祖庙中祭祀并进素食。正月

初二，村中的各家各户要用猪头、猪脚或一块上好

的猪肉作为祭品，到人祖庙中献祭。正月十六日，

凡在上一年生了儿子的人家要到人祖庙中敬献茶

水、蒸糕和八碗菜；凡在上一年生了女孩的人家要

备糖水和四碗菜到人祖庙敬献。敬献完毕后，所有

的亲戚都到庙中来用餐，向人祖祈求吉祥平安。

据当地老人回忆，1949年以前，人祖庙中只

供奉着两尊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人祖神像。20世

纪80年代初恢复祭祀以后，当地民间信仰中的诸

神，如观音、弥勒、直系三代祖宗、财神、牲畜神

等均被请人人祖庙中供奉，但这些神均无实物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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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仅以红纸画符作象征性的表示。当下老勒村的

人祖庙，已经成为了复合型的民间信仰及祭祀的场

地。人们感觉到需要祈求什么神的庇佑，都可以到

人祖庙中祭拜。当然，庙中居于主体地位的神仍然

是兄妹人祖。据笔者多次赴老勒村进行实地考察和

访谈，兄妹人祖神的神格已呈复合性的发展态势，

它们既是人祖，又是当地的守护神、生殖神。村民

们说： “人祖太灵了，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从

1984年、1994年、2004年三届大型庙会活动中信

众参与的心理期待来看，与30年来当地各族群众

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渴望过上安居乐业好日

子的心愿相契合，信众们祈求的就是丰衣足食，吉

祥平安。而个体性祭祀的希冀则是求子求福，家运

昌隆。

老勒村人祖庙的产生是以洪水后兄妹结婚再

造人类的神话为前提的。侯成昌老人说，在当今的

老勒村，“虽然能把兄妹婚神话讲得通透的人已经

不多了，但村民们都知道祖先传下来的这个神

话。”根据曹定安先生的调查，老勒村兄妹婚神话

的故事梗概是：据说远古时候的那朝人，日子好过

了就不敬天地，还用白面粑粑作尿布。天神见了十

分生气，就发洪水淹死了那朝人。在那朝人中只有

两兄妹在白鹭鸶的帮助下(另外一种说法是两兄

妹抱着一块糟木)躲过了这场浩劫。洪水退了以

后，两兄妹十分孤单，就决定分头去各地找人。一

个朝东，一个朝西，找了三个月，两兄妹又碰在一

起，却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这时，那只救他们的白

鹭鸶对他俩说： “世上已经无人烟了，要想有人

烟，只有你们两兄妹赶快成亲。”哥哥妹妹都反

对。在白鹭鸶的指引下，两兄妹通过在山上分别滚

磨盘、滚簸箕以及分别在河对岸穿针引线等合婚

(占b)仪式之后，终于成亲，生下了一个肉团。

哥哥将肉团切成一百片，分别挂在各种树枝和石头

等物体上，它们就变成了一百个男孩和女孩，挂在

李树上的姓李，挂在石头上的姓石，从此就有了百

家姓。等孩子成大后，兄妹俩就教孩子们学会盖房

子、学会用火、学会种五谷、学会养牲畜，从此人

间烟火越来越旺，两兄妹就成了“传我们现在这

一朝人的人祖”。两兄妹的子孙还建盖了人祖庙，

供奉这两尊兄妹人祖。哥哥的神像手拿扇子，表示

要把人间烟火煽得越来越旺，妹妹的神像则怀抱肉

团，让后代平平安安⋯”螂一㈣。为什么在老勒村

建起了人祖庙，已有相关神话加以诠释。2009年8

月，笔者再次赴该村进行采访时，白文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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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82岁)老人、侯成吕(男，现年60岁)等

老人都说：洪水滔天时，两兄妹抱着一块糟木得

救，洪水退落时，两兄妹就落在了老勒村背后的山

头上。成了传我们现在这一朝人的人祖。这一神圣

性的叙事，使老勒村成了人类得以重新繁衍的圣

地了。

据笔者的调查和学界的相关研究证实，在彝族

古老的宗教民俗及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偶像崇拜，

其祭场也仅仅停留在埠和坛的阶段。笔者1962年

在宁蒗县小凉山，以及20世纪90年代多次到四川

凉山州美姑县作田野调查，都没有见到庙宇在彝族

地区出现。由于地理隔离机制和社会历史发展相对

滞后等因素的作用，大、小凉山的彝族与汉文化的

接触和交融相对较少，彝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保留得

比较系统、完整。在云南的红河州，尤其是建水、

石屏、开远、蒙自等地以及楚雄州，自明代以降，

汉族移民大量进入，汉族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和生

活民俗与彝族的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民俗有

了长期的交流和互动。于是，在红河州和楚雄州大

部分彝族地区出现了彝族特有的寺庙雏形，有的地

方还出现了汉族形制的寺庙，并以寺庙为中心产生

了庙会形式的宗教活动。由此可见，开远市老勒村

彝族人祖庙的出现，与汉族民间文化逐步进入该地

区并与彝族基层文化圆融而产生彝族新的特色文化

密切相关。

自元代开始，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省，并在云南

倡导、推广儒家文化。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陆续进

入，至明代便完成了云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文化转

型。这次文化转型的标志，是汉族成了云南的主体

民族，汉儒文化成了云南的主导文化，汉族的基层

文化、民间文化开始与少数民族基层文化交流、互

动乃至圆融，云南文化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多源

一体、多元共生、多元并存的格局。由此，带来了

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大幅度的提升。并逐步崛起一批

如昆明、大理、建水、石屏等成为汉儒文化重镇的

城市。民国以前，开远市称阿迷州，隶属临安府。

明清时期，时为临安府府治所在地的建水及其文

化，可视为明清时期云南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

一。建水“元以前皆夷地，椎髻雕题，刀耕火种，

刻木为符，嗫生为脍，相沿者习与性成”(《雍正

临安府志》卷七，《风俗》)。到了明万历年间，建

水已经是“繁华富庶，甲于滇中”， “商贾辐辏，

辗转四方”(《滇略·俗略》)。故在当时的云南曾

流传着“金临安，银大理”的民谚，说明建水在当

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有近千年根基的大理。

建水至今仍存留着许多宅院建筑群落，诸如团山的

“张家花园”和城内的“朱家花园”等，大多是清

末兴建的，说明建水的经济繁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

间。从元代建筑的指林寺，明代建筑的文庙到清代

的“朱家花园”等建筑群落，被国内相关权威专

家誉为“中国建筑博物馆”。以文庙为标志，庙

学、府学、乡学并举，儒家教化之昌盛，开科取士

之兴旺，一度使临安府名列全省之冠，获得了

“临半榜”的美誉。

开远市西部和西北部与建水毗邻，两地相距约

五、六十公里。在明代以前，开远还是一个封闭的

化外之地。1382年，由阿迷万户府改制为阿迷州，

但长期处于土酋制社会，直到正统元年(公元

1436年)才废黜了普氏土官，出现了城镇和平民。

在此前后，汉族移民陆续进入并受到以建水为中心

的汉儒文化的强烈影响，始建学宫，创办州学，汉

儒文化在开远逐步兴盛起来，并与当地世居少数民

族文化相互影响、吸纳与交融。虽然明代始建文

庙，却“荒如坻场”，直至清代雍正六年(公元

1728年)，才重建文庙，开始祭孔。到乾隆三十五

年(公元1770年)始设灵泉书院。明代以后，不

仅开远城内洋溢着汉儒文化的气息，而且在布沼坝

(今小龙潭)也有汉族移民进人，随之由中原地区

传人的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居室文化、民俗文

化，在此落地生根。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

年)，布沼坝建狮子山寂照庵；泰昌元年(公元

1620年)，建狮子山归圣寺；清雍正二年(公元

1724年)知州元展成在布沼倡办义学；乾隆元年

(公元1735年)布沼坝建文昌宫；乾隆二十四年

(公元1760年)，建上城龙王庙。在此期间，包括

老勒村在内的布沼坝周边地区的彝族都受到了汉儒

文化的浸润。在与周边汉族的长期交往中，当地彝

族与汉族的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就产生了相互接纳

与圆融。突出的例子，是当地的汉族也过彝族的火

把节，当地的彝族也过汉族的春节，纵然节日的活

动内容和心理期待有所差异。更为罕见的是，在小

龙潭办事处的则旧村，至今仍保留着刻于清代用

彝、汉两种文字共书的彝、汉文碑。值得注意的

是，在开远市大凡与汉族文化交往较多的彝族村

寨，都出现了庙宇的雏形。其形制多为用石料搭建

成之约一人高的一个小开间，开间正面的石壁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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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像，神像多为火神、山神、土地神、牲畜神

等。有些受汉族民间信仰影响较深的村寨，还有弥

勒、观音、财神等神像。庙宇一般建于村寨附近的

半山坡上。开远彝族的祭场由埠、坛发展到庙宇，

还有一个过渡形态，就是出现了一种精致化了的祭

坛。在老勒村人祖庙旁，就有用石料堆砌而成的象

征土地、山神和牲畜神的祭坛。

在开远市的一个边远小寨彝族老勒村，一百多

年前为什么建起了人祖庙，而庙中供奉的又不是彝

族或汉族民间信仰中的诸神，而恰恰是彝族洪水遗

民两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中的两兄妹?从总体上

说，显然是彝族与汉族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圆融的

产物。

老勒村彝族与周边汉族已有数百年的文化交流

史，该村的彝族文化与周边的汉族文化已进入到了

水乳交融的状态。与老勒村仅一条小河之隔的建水

县岔科镇长田村委会，是续存汉族民间文化层级较

高的一些村落。老勒村与长田的各个村落早已形成

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活动罔，相互间有着

极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长田的汉族民

间文化强烈而持续地影响着老勒村人。生活在长田

的汉族已在20代以上约四、五百年的历史。这里

的汉族都续存着较为纯正的汉族基层文化、民间文

化。长田冲一带自然条件较好，村民经济生活较为

宽裕。这儿历时久远的集市贸易，常常将周边的彝

族和其他民族的村民吸引到这里来进行物资和文化

交流。长田至今虽然仅有两千余人，却拥有一座规

模宏大、建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观音

庙，庙中供奉着观音及文昌公、关圣公。由此可以

看出当地民众对文化神的尊崇程度。据当地村民范

忠怀等人介绍，赢到20世纪40年代末，每年都要

在观音庙中举行祭孔仪式。现在，这里还盛传范忠

怀所居住的白底亩是一直出文人的村子。这个村有

不少人懂诗词歌赋，且擅长书法。每当逢年过节，

周边各村寨的人家都来请范忠怀等人写门联。据说

明代年间，范忠怀的祖先范成溥是翰林，但不愿做

官，临安府知府就赠他“一马之地”。他从建水城

的东门骑马往东北方向走，一直走到长田的南盘江

边，马过不了河，范家从此就在这里生息繁衍。这

则传说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

长田的汉族是书香世家。范姓族谱所记来自南京应

天府的范家20代后人，大多都是当地耕读传家的

“望族”。，

老勒村的彝族与长田的汉族，文化心理并

～28一

不完全相同。但当地彝、汉民族都有一个共同

的心理指向——老勒村。从老勒村彝族看，他

们将该村所在地视为洪水遗民两兄妹在此结婚

重新繁衍人类的圣地。而从长田的汉族看，则

认为老勒村那里曾经是可能出皇帝的地方。过

去长田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谚： “老勒皇帝勒渣

官，树黑石洞老伯伯儿(指乞丐)。则旧尽出大

力气，初达下昧扛褡裢儿。”意思是说：老勒村

出皇帝，勒渣村出大官，树黑、石洞村乞丐多，

则旧村的人力气大、做重活，初达、下味村的

人外出打工或逃荒。2008年，笔者在长田村汉

族中还收集到了老勒村出皇帝的传说：相传在

很久很久以前，老勒村有户普通人家，男人每

天外出耕田种地，女人在家操持家务。他们结

婚不久，女的便身怀六甲。说来奇怪，就在女

的即将分娩的头晚，家中箩筐里的黄豆居然粒

粒都冒出了芽，而且是眼看着芽在不断地长。

次日，男的象往常一样到地里干活，他突然发

现自己带出的耕牛生了一条小牛，可这头小牛

很怪异，模样既不像牛也不像马，身上无毛却

有麟，才一生下来就把主人犁地的犁铧吃进肚

里去了。男人很惊讶，便急忙返回家中。不料

女人已生下三个男孩，其中一个竟然爬上了堂

屋的供桌，其余两个分别站在堂屋门的两旁。

面对这一怪事，男人一怒之下便将三个小孩打

死。当他再去到地里时，怪异的小牛已不见了

踪影。后来，有人对他说：那不是牛而是麒麟，

所以后来就称这个地方为麒麟塘。又有人对他

说，如果你家的小孩没有被打死，那就是皇帝

了。这则传说，在老勒村彝族中亦流传。由此

看来，在老勒村及其周边的彝、汉民族的心目

中，老勒村所在地确乎有着某种神圣性。如何

将这种神圣性加以突显并续存下去，寻找一种

适当的物化载体加以呈现，也许就成了当地倡

导兴建人祖庙的先贤们的心理动因。距老勒村

约20公里的小龙潭狮子山，早在明代时期就建

有寂照庵和归圣寺；清代在则旧村出现了彝、

汉文碑；在老勒村人祖庙建后不久，又出现了

长田的观音寺。因此，在老勒村这个长期受汉

族宗教民俗、民间信仰深刻影响的彝族村寨，

兴建集人祖信仰、村寨守护神信仰于一体的人

祖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然而，老勒村建庙为何供奉的不是彝族民间信

仰的山神、火神或土祖神，却是兄妹人祖神呢?据

万方数据



第4期 李子贤：彝、汉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开远市老勒村彝族“人祖庙”的解读

调查，开远市的三个彝族支系除濮拉以外，改苏、

阿哲不仅信仰彝族传统的火神、山神、土地神、奄

(树)神①、牲畜神等之外，还信仰观音、弥勒、

财神、关圣公、灶君等。老勒村人祖庙所供奉的兄

妹人祖神，虽然在彝族的很多地区早已退出了人们

的信仰体系，而仅仅是一种文化记忆，但老勒村及

周边地区的彝族，也许在老勒村建庙时，兄妹人祖

仍续存于彝族的信仰体系之中。前面提到，当地曾

流传着洪水后幸存的两兄妹由于得到一块糟木而获

救，洪水退落时两兄妹就落到了老勒村后的山梁

上，这就给了在老勒村建人祖庙一个神圣性的依据

与空间。调查中发现，在开远市的三个彝族支系

中，洪水型兄妹婚神话至今仍在广泛流传，而且有

多种说法。比较普遍的是，洪水后剩两兄妹，由于

得到某种力量的相救而幸免于难，洪水后通过合婚

仪式兄妹成婚(占卜)重新繁衍人类；还有一种

说法是，洪水后剩两对兄妹，一对兄妹坐在木床或

木箱里，得以幸免；另一对兄妹则坐在铁床或铁箱

里，就被淹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远市小龙潭

以及与小龙潭接壤的弥勒县巡检司乡的阿哲人中，

其创世史诗的名称就是洪水遗民两兄妹的名字

《爱佐与爱莎》，这在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中是

少有的，2008年笔者在调查中见到了由师有福先

生提供的未刊稿。据该部创世史诗的收集整理者师

有福教授在后记中介绍，爱佐与爱莎已被当地彝族

视为是“传我们这一朝人的祖先”。这与老勒村的

人说“人祖庙中的两兄妹是传我们这一朝人的人

祖”完全一致。他还说，在弥勒县巡检司乡有一

座山，山上有两座山峰，其形状酷似爱佐、爱莎两

兄妹。历史上，当地彝族还定期到山上进行祭祀。

由此看来，在距今160一180年前老勒村建人祖庙

的时候，洪水遗民两兄妹确乎还未退出人们的信仰

体系，仍是信仰中的神。不过，已与汉族的创世神

女娲、壮族的创世女神姆六甲一样，虽然长期续存

于人们的信仰体系之中，但其神格已发生了某种演

变，主要是生殖神。

在老勒村等许多与汉族民间信仰、宗教民俗有

过长期接触与相互交融的彝族村寨，祭场大多已由

埠、坛阶段发展为初期的宗庙。在开远市的很多彝

族村寨中，如乐白道办事处灰土寨、羊街乡的红果

哨村等，已出现了其形制与汉族的宗庙基本一致的

庙宇，并已被冠以关圣庙、龙王庙、观音寺之类的

名称。其中供奉的神祗当然已经是汉族的民间俗

神。惟独只有老勒村彝族的人祖庙，其载体显然是

从汉族那里移植而来的宗庙，但其文化内核、崇拜

对象却有着鲜明的彝族特点。时至今日，庙中的菩

萨确乎多了，混合文化的特征日渐明显，其大型祭

祀这一庙会形式也是从汉族移植而来的，但其祭祀

的对象及心理希冀，却依然具有彝族的特点。当

然，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近百年来由于滇越铁路

的通车，开远成了滇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外来文化

(包括西方工业文化)随之强势进入，汉族移民也

不断增多②，当地彝族的传统文化正面对着严峻的

挑战。就老勒村而言，已面临着彝族传统文化急剧

丢失的境况。据当地村民说，大约在三代以前本村

人就已不会操彝语，至今已不过火把节、已不再祭

龙。作为彝族文化的标识，仅剩下了人祖庙中的兄

妹人祖，以及彝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致流传着两种型

式的兄妹婚神话，一种是单一型的兄妹婚神话即只

讲到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第一次繁衍)；第二种是

复合型的兄妹婚神话即洪水后幸存的两兄妹结婚重

新繁衍人类。第一种型式典型的如傣族神话讲到世

界之初，天上下来了一对兄妹，他们结合后繁衍了

人类。在纳西族的东巴经中记载有米利东、米利色

兄妹开亲的神话。但在两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最广

泛的是洪水型兄妹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几乎遍及氐

羌、百越、椠瓠、濮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等四大原始族系的各个民族。典型的复合型兄妹婚

神话大致包含了以下7个基本要素：(1)由于某

种原因而导致洪水泛滥。(2)洪水前的预示或神

谕。(3)仅有两兄妹得以幸免。(4)两兄妹的避

水工具。(5)通过占卜方式祈求神谕的合婚仪式。

(6)兄妹成婚后妹妹生人，生肉团或葫芦、瓜等

灵物；从肉团、葫芦、瓜等灵物中变成或走出人

①当地彝族最早信仰的毫(音译)神，为村寨的守护神。中原龙文化传入以后，对龙的信仰进入了彝族的信仰体系

之后，又出现了龙神。

②据相关资料显示：元代以前开远全境基本上是彝族的聚居区，直到清代雍正以前，开远仍然是彝族普氏土司的一

统天下；虽然自明代开始汉族就已陆续迁入，但直至民国8年(1919年)开远彝族的人口还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汉族仅

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当下汉族人口已占到开远市总人口的50％以上

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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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7)兄妹生的人，以及由肉团、葫芦、瓜中

变成或走出的人，成了后来的各个民族(或百家

姓)。老勒村彝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除了不具有

第二个要素之外，其他要素都有，这大概是开远及

周边地区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典型的模式。

如果我们把以上7个基本要素作为一个参照

系，就会清晰地看到，除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及中南半岛部分民族以外，在东亚其他地区流传的

兄妹婚神话，大多不完全具备这7个基本要素。日

本“记纪神话”中创生日本国土的伊耶那岐、伊

耶那美是两兄妹的身份并不明确，而且未与洪水神

话连接在一起。13本的冲绳曾流传着兄妹始祖型神

话‘2】‘P165—7¨。1998年12月，笔者在与那国岛曾采

集到一篇天上下油雨导致洪水泛滥，有一对兄妹避

于高山之巅而幸免于难的神话。这类神话的产生，

也许是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较近，台湾原住民洪水后

兄妹再造人类的神话漂移到该岛。在我国台湾的各

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流传着洪水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

的神话，但是洪水后兄妹结婚皆无合婚(占卜)

仪式的叙述。如排湾族的神话：洪水后其他人都死

了，只有两兄妹挂在小山头的树上得以幸存，之后

两人成为夫妻，生育了后代。[3]‘H78。179’据杨利慧博

士的研究，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其流传相当广

泛，在东亚、东南亚一带蕴藏量尤其丰富。它在这

一地区的分布，大抵西起印度中部，经过苏门答腊

岛、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泰国、菲律宾、中

国台湾岛以及中国大陆，向东一直延伸到朝鲜和13

本。[4](P12’不过，许多地区和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始

祖神话都不完全具备上述7个基本要素，如《东

方神话传说》 (第六卷) “东南亚古代神话传说

(上)”收集了一篇菲律宾的洪水神话(族属不

详)，只有洪水预告、洪水泛滥、兄妹避于高山、

兄妹成婚及繁衍后代等情节内容，也无合婚(占

卜)仪式拍J。我国云南佤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

与台湾原住民的同类神话一样，都有没有兄妹合婚

(占b)仪式。这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婚

神话中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云南独龙族的洪水型兄

妹婚神话虽然没有“滚磨盘”等占b仪式却有一

个验证关目：两兄妹睡觉前，在两人中放上一碗

水，可是，天亮时那碗水却不见了，两兄妹睡到了

一起。唯有从云南迁徙到中南半岛各国的一些民族

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与我国云南及西南地区少

数民族的同类神话一样，大多具备上述7个基本要

素。这应当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得以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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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较为典型(并非最原始)的洪水型兄妹始祖

神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型的洪水后兄妹婚再

造人类的神话，大多成了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得

以形成的基础，并成为了创世史诗的主干部分。反

之，又强化了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的传承。

在我国的汉族文献典籍中，比较完整而清晰记

载兄妹始祖成婚的是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下，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

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

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日：‘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

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

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娶妇

执扇，象其事也。”如果李冗对这则神话的笔录并

无增删，忠实于原作，那么女娲兄妹就是一对原始

夫妻，是他们首生人类。这则兄妹始祖神话并没有

与洪水神话黏合在一起，属单一型兄妹婚神话。而

且，极有可能是女娲“抟黄土作人”这一神话的

进一步发展，即人类始祖由独身神向偶生神的转

化。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已出现了合婚

(占b)仪式。目前在汉族文献中发现的洪水型兄

妹始祖神话据说是抄于五代时期的敦煌遗书《天

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其中提到了上述7个要素中

除了洪水前的神谕或预示一项之外的6项：包括

(1)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洪水泛滥。(3)仅有两兄

妹得以幸免。(4)两兄妹的避水工具。(5)通过

占b方式祈询神谕。 (6)兄妹成婚后妹妹生人，

(7)兄妹后代繁衍成为百家姓氏、汉族与少数民

族。【61这与开远彝族老勒村现在仍在讲述的洪水型

兄妹始祖神话的叙事内容大体相似。这似乎在暗

示：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既是多元发生的，各有自己

的特点，却又在长期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某

种同一性。例如老勒村传承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

话，除了保留一些古老的占b仪式外，却又吸纳了

汉族文化中的百家姓。如果我们再把至今还在河南

等中原地区民间传承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加以比

较【7】，这种同一性就更加明显了。作为特定文化

的表征，神话与其它文化事象一样，在其长期发展

演进的过程中，大多能保留自己的内核或核心要素

而处于某种稳定状态，在与外来文化互动、圆融的

过程中，又能把某些外来的文化要素移植到自己的

结构系统中去。

开远及周边地区的彝族，一方面是在与汉文化

长期交融的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某些传统文化事象，

诸如祭龙、火把节、祖灵崇拜、火崇拜，以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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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在内的一些古老神话；另一方

面，由于与汉族基层文化、民间文化的圆融而逐步

形成了许多特色文化，如彝族花灯、人祖庙、火神

庙以及庙会等。元代以降，随着汉族陆续迁入云南

并逐步定居，开始兴建庙宇，并将中原地区的庙会

活动移植到了云南。2008年春节，笔者曾与时年

101岁的母亲谷惠珍谈及1950年以前建水的庙会

情况。据她介绍，从正月初---N十六都有许多庙会

活动，其中正月十六那天，许多人家都要到城郊的

观音寺中去还愿、“抱大香”。当地凡是生了男孩

的家庭的都要去观音寺进香还愿，如果长期没有生

育的妇女，就在这一天去烧香许愿。在返回时要从

庙中抱上一根点燃的大香，供在家中的神龛上，途

中不能跟任何人打招呼、讲话，否则就不灵验了。

建水县岔科镇长田村历史上已有各种庙会活动。于

是与长田村毗邻的彝族老勒村在与汉族基层文化的

交流、圆融中，逐步形成了以老勒村人祖庙为活动

中心的庙会。彝、汉民间文化、基层文化的圆融由

此可见一斑。

四

对开远市老勒村的人祖庙的深层解读，还必须

将其与我国中原地区相关神话、神祗信仰进行系统

比较。在我国的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民间一直

传承着包括洪水泛滥等灾变之后伏羲、女娲兄妹成

婚，重新繁衍人类的神话。其中，尤其以河南省的

淮阳、西华县最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初，由河

南大学中文系组成的“中原神话调查组”，展开了

对仍然在民间传承的关于盘古、伏羲、女娲、炎

帝、黄帝等的神话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重大的成

果。其中，搜集了大量的各种灾变之后伏羲女娲兄

妹成婚重新繁衍人类的神话。【『川此类神话都有一个

共同的母题，由于某种灾变(天塌地陷、洪水)

而导致人类灭绝，在神或某种灵物的帮助下，伏

羲、女娲兄妹得以幸存，通过某种占b仪式(滚

磨盘、烟合、引线穿针等)而结为夫妻，重新繁

衍人类。其中，也有与开远市老勒村类似的洪水型

兄妹婚神话。当我们把开远老勒村的洪水型兄妹婚

神话、对人祖的祭祀与河南同类型的神话及对伏

羲、女娲的祭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共同

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事象。首先，是合婚

(占b)仪式中的滚磨盘。至少是在中国各民族的

洪水后兄妹成婚神话中，其合婚仪式都大多有滚磨

盘这一关目，而且是最主要的占b方式。云南开远

老勒村与河南淮阳、西华县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的

描述亦是如此：分别从两座山上或不同的地点滚出

的两扇磨盘，竟然合拢在一起，显示一种天意。那

么，两扇磨盘合拢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张振犁先

生认为：“对性器官崇拜，正是原始人对繁殖以及

性行为的繁殖作用之重视的宗教反映。中原洪水神

话里的‘滚磨成亲’与这种象征意义不无关

系。”181不过，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

在中国各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中，其占b仪式

大多都是“滚磨盘”呢?笔者以为，除了历史上

都是从事农事生产活动、石磨是谷物加工工具这一

现实基础之外，很大的可能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

尤其是汉、彝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其二，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神话

中所叙述的某一事件之场景“落实”到现实世界

中的某一个具体地点上来。开远市老勒村的彝族至

今认为，洪水后幸免于难的两兄妹在洪水退落时，

落在了老勒村背后的山上。这也许就是当年为什么

会在老勒村建盖兄妹人祖庙的原因。在我国的中原

地区，类似的文化现象很多。例如，甘肃天水市的

卦台山就被认为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现今河南省

淮阳县之所以在古代就建了太昊陵，是因为相关神

话中有伏羲来到宛丘建都的叙事。在西华县有一个

叫思都岗的村子，被认为是女娲因思念故都而病死

的地方，因此这里还有一座女娲坟。西华县的山子

头村有一座山，古时候叫昆山，被视为伏羲、女娲

滚磨盘成婚的地方。因此，过去在这里建有女娲

宫。在云南省，将神话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地“落

实”到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地点，也不乏其例。如

大理城边七里桥就被认为是白族神话中观音负石阻

兵的地方，因而在那里早就建了观音塘。然而，在

明代以前尚未出现宗庙的开远老勒村彝族，不仅将

神话中所叙述的事件发生之地点落到实处，而且在

清代还建起了有着彝族特色的人祖庙，也从一个角

度证实了开远市老勒村人祖庙的出现，确乎是彝族

与汉族民间文化、基层文化圆融的结晶。

其三，神话中的神祗一直续存在人们的民间信

仰体系之中，并以宗庙为载体对其加以供奉。在河

南省西华县，一般于每年的正月十三到二十日，都

要在思都岗的女娲城举办庙会。据介绍，历史上此

庙会一直都很兴盛。庙会期间，女娲坟前到处都是

灰青色香灰，妇女们在坟前进香、许愿还愿，求子

祈福禳灾和问b等。女娲坟前面树立一面鲜艳的大

旗，红表黄边黄彩带，上书“天地全神女娲氏”

一31—

万方数据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字样o7I。在开远市的老勒村，早已形成了于每年

的冬月十九日以庙会的形式在人祖庙中祭祀人祖的

习俗。此种文化现象，与中原地区的西华县女娲庙

会基本一致。当然，是最早在中原地区兴起的庙

会，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而逐步在建水、开远

一带流行开来。

其四，在河南省“以淮阳为中心的附近几县，

又形成了洪水过后，伏羲兄妹再造人类的神话

群。”【7】‘嘲’正如前述，在开远市老勒村及周边地

区，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也呈密集型分布。此一文化

现象，二者也完全相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开远市老勒村彝族的

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及与此相关的人祖信仰及其表现

形式，确乎受到源于中原地区宗教民俗文化的深刻

影响，虽然仍保留着彝族的某些特征。现在，我们

可以把问题集中到文化心理结构上做一些探寻。不

论是中原地区的淮阳、西华县，还是开远这一边陲

城市中的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及其人祖信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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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sion of Yi Folk Culture and Han Foik Cultur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Human Ancestry Temple”in Laole Village of Kaiyuan City

U Zi—xian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The Yi§“Human Ancestry Temple”in Lade Village of Kaiyuan City might be the only one of this kind in the minority areag

of southwest China that worships the surviving Brother and Sister after the Flood．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has no

family temple and id01．This temple where two stone statues of human ancestors are worshiped is clearly the fusion of Yi folk culture and

Hart folk culture since the Ming dynasty．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Flood—related Brother—Sister Myth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Yi—

inhabited area as well鹊the neighbering areas．where the Brother and the Sister were worshiped aS the human ancestors which is some-

what similar to the Fuxi—Nvwa worship and ritual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Key words：Flood—related Brother—Sister Myth；human ancestry worship；Human Ancestry Temple；fusion of Yi folk culture and

Han folk culture；speci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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